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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题性色情消费量表从623名异性恋男性被试中筛选出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Problematic Inter-
net Pornography Use, PPU)个体30名，健康对照组30名，利用情绪启动结合双选择Oddball任务诱

导行为抑制控制的产生，比较两组被试对成瘾线索的抑制控制差异。结果：(1) PPU个体在负性情绪

启动下有着更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负性情绪启动后PPU组的负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HCs组；(2) 两
组被试偏差刺激下反应时均长于标准刺激，在两种刺激类型下，PPU组的反应时均大于HCs组，但差

异不显著；(3) 两组被试负性情绪启动后偏差刺激的正确率均低于正性情绪启动。结论：PPU组在负

性情绪启动下偏差刺激反应时和正确率表现均弱于正常对照组。此外，PPU组还表现出较高的焦虑和

抑郁水平。这些发现揭示了PPU个体在负性情绪下存在抑制控制减弱，可能反映了他们使用色情内容

作为应对负性情绪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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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oblematic Internet Pornography Use (PPU) scale was used to screen 30 individuals with PPU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HCs) from 623 heterosexual male participants. An emotional priming task 
combined with a two-choice Oddball task was employed to induce behavioral inhibitory control, 
and the differences in inhibitory control over addiction c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Results: (1) PPU individuals experienced more intense negative emotions under negative 
emotional priming, with the PPU group scor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negative emotions than the 
HCs group after negative emotional priming; (2) The response times of both groups to deviant stim-
uli were longer than those to standard stimuli. Under both stimulus types, the response times of the 
PPU group were longer than those of the HCs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3) The 
accuracy rates for deviant stimuli were lower after negative emotional priming than after positive 
emotional priming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The PPU group exhibited weaker performance in 
response time and accuracy rate for deviant stimuli under negative emotional priming compared 
to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he PPU group also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PPU individuals exhibit weakened inhibitory control under 
negative emotions, possibly reflecting their use of pornographic content as a coping strategy for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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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的发展导致网络色情用户出现指数式增长。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Pornog-
raphy Use, PPU)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网络色情使用在男性人口统计

中，比例从 92%~98%不等，而在女性中，这个范围从 50%~91%不等(Ballester-Arnal et al., 2021)。大多数

观看色情作品的人都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并不会对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然而，少数网络色情用户会表

现出 PPU，具体表现为个体在生活中尽管已经体验到了严重的负面后果，但仍然有过度使用、难以控制

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典型特征是对色情作品的强烈冲动或渴望，难以控制使用的困难，以及尽管有不利

后果但仍持续参与(Wéry & Billieux, 2017)。 
目前对于 PPU 的具体概念和诊断标准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们会用不同的术语去描述这种现象(例如，

网络性成瘾(Griffiths, 2012)、有问题的网络性活动(Wéry et al., 2016)、网络成瘾(Lopez-Fernandez, 2015)等)。
PPU 的极端形式——强迫性性行为障碍(Compulsive Sexual Behavior Disorder，CSBD，通常也被称为性成

瘾)，已经在 2019 年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纳入 ICD-11，将其列为一种冲动控制障碍(Kraus et al., 2018; Reed 
et al., 2019)。PPU 对个体造成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不仅危害心理健康，诸如引发焦虑情绪、抑郁症状及自

尊心下降，还会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态势，包括伴侣间的矛盾升级、家庭内部的冲突加剧乃至导致个体

在社会中的孤立状态。 
由此可见，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是一个跨越心理、社会及神经科学多个维度的复杂现象。要深入理

解这一问题(PPU)，关键在于整合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便揭示其深层次的复杂机制。尽管已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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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网络色情使用与情绪问题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对于其形成与发展的具体机制，以及有效的治疗

策略，目前的研究仍显不足。 

2. 情绪启动 

有关情绪和认知的研究始于 Zajonc 提出的情感优先性假说。该假说认为情绪、情感系统独立于认知

系统，并对影响认知系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为了验证这一假设，Murphy 和 Zajonc (1993)利用经典启动

范式对情绪情感进行研究。在范式中，首先呈现一个启动刺激，接着呈现一个目标刺激，以此测量启动

刺激对目标刺激产生的影响。 
简而言之，情绪启动是当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具有相同的效价时，被试对目标刺激产生的加工易化

(李小花，张钦，2004)。除了上述“情绪启动使加工易化”的含义以外，情绪启动还包括两种含义，一，

在加工某一情绪效价的启动刺激之后，个体之后的活动会受到先前加工启动刺激的影响。二，先前加工

的启动刺激，会为后续的加工提供一个准备的状态，对后续的活动产生影响(Bower & Forgas, 2012)。 
在实验室情境下，结合 E-prime，有三种有效的情绪启动方法。 
一，语义启动，启动刺激选择具有一定情绪效价的词语，Fazio 等人(1986)采用词–词启动的方式开

始最初的情绪启动研究，实验首先呈现一个无需被试进行反应的启动词语，接着出现目标词语。 
二，图片启动，在语义启动的基础上增加视觉上的刺激，Murphy 和 Zajonc (1993)的实验中，以人物

不同的情绪面孔(愉快和愤怒两种)作为启动刺激，将汉字作为目标刺激。 
三，影片启动，相对传统的语义和图片启动，影片启动采用视听结合的方式，并伴有一定情绪色彩

的情节，理论上对情绪的诱导会更快速更强烈。朱诗敏和郑希付(2009)在实验中以《南京大屠杀》影片片

段作为启动被试的消极情绪的情绪诱发材料。观看选取的 5 分钟片段后，利用情绪自评量表对其情绪状

态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该影片显著诱发了被试的消极情绪。 
在本实验中的研究中，为了更好地诱导被试的情绪，分别采用《南京大屠杀》和《大闹天宫》各 5 分

钟的片段来启动被试的负性和正性情绪。 

3. 冲动性 

冲动性的概念已得到了更为广泛而详尽的阐释和细化。DSM-5 (2013)将冲动性描述为个体在缺乏对

行为后果的充分考虑时，未能抵制诱惑，导致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Moeller 等人(2001)认为，冲

动性应被界定为个体在未能充分考虑潜在负面后果的情况下，倾向于对外部或内部刺激做出迅速且未经

计划的反应。Daruna 和 Barnes (1993)从行为适应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冲动性，他们认为冲动性体现在个

体难以有效抑制与目标任务不相关的反应，以及在不适宜的情境下倾向于过早地做出反应或表现出缺乏

耐心的行为特征。 
冲动性结构的复杂性意味着它涵盖了多个维度，这也直接导致了测量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当前，

冲动性的测量主要划分为两大类：自我报告和行为实验(Nahian et al., 2017; Spechler et al., 2020)。冲动性的

自我报告测量方法主要使用 Barratt 冲动性量表(Barratt, 2016)。目前，广受采用的是 1995 年由 Jin H. Patton
等人(Patton et al., 1995)修订的 BIS-11 版本。该版本经过严格的测量验证，展现出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最常研究行为抑制的行为实验任务以双选择 Oddball 任务为主。双选择 Oddball 任务要求个体在尽可

能确保准确性的同时，迅速地对两种以不同概率出现的刺激作出反应。其中，高频率出现的标准刺激

(standard stimulus)被视为优势刺激，而低频率呈现的偏差刺激(deviant stimulus)则要求个体在抑制对优势

刺激的按键倾向基础上进行反应(袁加锦等，2017；Kang et al., 2022a; Kang et al., 2022b)。双选择 Oddball
任务能够有效诱导行为抑制控制的产生，且具有两个行为指标：反应时延迟(RT delay)和正确率精度成本

(ACC cost)。双选择 Oddball 任务的优势体现在它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指标。在保持准确率相当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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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同样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行为抑制控制能力。 

4. 当前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正性情绪能够促进个体的行为抑制，相反的，负性情绪对个体的行为抑制起的是干

扰作用(Posner et al., 2002)。严瑞婷(2019)通过 Stop-signal 任务范式发现，负性情绪相关线索下的成瘾者，

比中性情绪相关线索的成瘾者表现出更差的反应抑制能力和更高的等待冲动性水平。Antons 和 Brand 
(2018)的研究发现，PPU 的症状严重程度越高，特质冲动性越强，冲动行为越多，抑制控制越差。另一项

关于 PPU 个体在双选择 Oddball 任务的研究中发现，PPU 组在偏差刺激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标准刺

激条件的正确率，RT 方面，PPU 组在偏差刺激条件下的 RT 比 HC 组更长，表明色情刺激对 PPU 个体反

应抑制的加工具有干扰作用(Wang & Dai, 2020)。 
经过对以往研究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发现负性情绪在成瘾行为的持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负性情绪

对抑制控制的干扰作用也已得到验证，那么当 PPU 个体在负性情绪体验下降，或者负性情绪增加时，他

们是否会产生对成瘾线索刺激的行为控制减弱，这便是本研究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但现有 PPU 对负

面情绪和抑制控制的研究大多是孤立的，较少将二者相联系，难以深入探讨二者如何产生相互作用导致

PPU 的形成和维持。基于这一研究缺陷，本研究计划在情绪启动的前提下，通过问卷和行为学实验相结

合的方法，深入探讨负性情绪下 PPU 与抑制控制的联系。 

5. 实验 

5.1.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期填补当前研究领域的不足。尽管网络色情成瘾已经成为研究者非常关注的课题，但现有

的研究在情绪加工方面探讨尚有不足，且主要依赖于问卷调查，缺乏深入的实验研究。研究聚焦于 PPU
个体在不同情绪启动下对成瘾线索抑制控制的差异。我们假设：相较于健康对照组，PPU 组在负性情绪

启动下偏差刺激的抑制控制更差，表现为反应时更长、正确率更低。 

5.2. 方法 

5.2.1. 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情绪启动结合双选择 Oddball 任务，设计了一个 2 (刺激类型：标准刺激 vs 偏差刺激) × 2 (组

别：高分组 vs 低分组) × 3 (情绪启动：负性 vs 正性 vs 无启动)混合实验。其中刺激类型为被试内因素，

组别、情绪启动为被试间因素。 

5.2.2. 被试 
使用中文版负性正性情绪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黄丽等，2003)测验启

动前后的情绪变化。依据问题性色情消费量表(Problematic Pornography Consumption Scale, PPCS) (Chen & 

Jiang, 2020)作为标准，来筛选并界定那些存在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者。PPCS 满分为 126 分，其中 76 分

被作为一个截点，高于 76 分的被归为问题性网络色情使用者，低于 76 分的被归为健康对照组此量表在

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8。所有被试都超过 18 岁，并满足以下标准：异性恋取向、右利手、

没有非法药物使用。为了排除特质冲动性、其他行为成瘾史和轴 I 精神疾病(Sheehan et al., 1998)，参与者

完成了九项互联网游戏障碍量表(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ale, IGDS9-SF) (Pontes & Griffiths, 2015)、问

题赌博严重性指数(Problem Gambling Severity Index, PGSI) (王禹菲，卞雯，周广玉，2022)、贝克焦虑量

表(BAI) (Beck et al., 2005)、贝克抑郁量表(BDI) (Beck, 2009)和巴瑞特冲动性人格问卷(BlS-11) (Patton et 
al., 1995)。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3、0.75、0.85、0.9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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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在成都高校男大学生中发放初步筛选问卷，识别在过去六个月内至

少使用过一次色情内容的个体。本次研究共发放 670 份试卷，回收 623 份，回收率 92.9%，使用 G * 
Power3.1.9 (Faul et al., 2009)，基于中等效应大小(f = 0.25)，功效为 0.9，显著性水平为 0.05，估计的样本

量为 54。为避免被试中途退出等情况，选择 60 名参与者，其中 30 人为健康对照组，30 人为 PPU 组。 
在参加正式参加实验之前所有的被试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完成后被告知了实验的真实目的。 

5.2.3. 刺激材料和程序 
首先执行情绪启动任务，随机将 30 名 PPU 组被试和 HCs 组被试分配到负性启动组、正性启动组和

无启动组。启动详细流程为，给被试呈现 5 分钟的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片段，《南京大屠杀》对应负性启

动、《大闹天宫》对应正性启动。在情绪启动前后使用 PANAS 进行前后测(黄丽等，2003)，测验被试前

后的情绪变化。完成前后测之后，被试进行双选择 Oddball 任务，在 E-Prime 2.0 软件上完成。包含两种类

型的刺激，标准刺激(人物图片)和偏差刺激(色情图片)。这些色情图片是从免费色情网站上收集的，共 40
张图片，包括四种不同的异性性行为类别，每个类别共 10 张图片。标准刺激共 40 张图片，分别为一男一

女散步或其他慢跑等图片，与色情图片的人数和性别相匹配所有标准刺激图片来自中国情感图片库(CAPS) 
(Bai et al., 2005)。为了掩盖实验的真实目的，这些图片以彩色边框的形式向被试呈现，红色边框代表标准

刺激，蓝色边框代表偏差刺激。被试通过按下不同的按键，尽可能快速准确地判断边框的颜色。任务包含

两个 block，每个 block 包括 100 个试次，其中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分别占 70%和 30%，在每个 block 中被

试有 2 分钟的休息时间，并在每个 block 结束时向被试提供正确率的反馈。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的平均效

价分别为 4.45、5.27 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的平均唤醒度分别为 3.99、5.38。 
如图 1 所示，实验流程开始于一个 300 ms 的注视点(+)，目的在于让被试将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此

后，出现一个随机持续时间为 500~1500 毫秒的空白屏幕，接着开始图像刺激。当出现标准刺激时，参与

者需要用左手食指快速准确地按下键盘上的“F”键，当出现偏差图片时，他们需要用右手食指按下“J”
键，按键后，刺激消失，最长呈现 1000 ms，试次的间隔为 1000 ms。所有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均以随机

顺序呈现。正式实验开始之前，参与者进行了 10 次练习操作，以熟悉任务。 
 

 
Figure 1. Flowchart of the double-choice Oddball task experiment 
图 1. 双选择 Oddball 任务实验流程图 

5.3. 结果 

5.3.1. 问卷数据结果 
对人口学问卷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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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cale data analysis (M ± SE) 
表 1. 量表数据分析(M ± SE) 

变量 PPU (n = 30) HCs (n = 30) t p 

年龄 20.13 ± 1.00 19.63 ± 1.75 1.355 0.181 

PPCS 95.07 ± 15.08 24.47 ± 4.85 24.40 0.000 

BAI 7.00 ± 5.583 4.03 ± 5.041 2.16 0.002 

BDI 13.37 ± 8.83 6.20 ± 8.42 3.22 0.035 

IGDS 15.20 ± 10.74 7.90 ± 5.61 3.29 0.002 

PGSI 1.17 ± 2.08 0.37 ± 0.71 1.98 0.055 

BIS-11 51.38 ± 9.40 53.38 ± 10.75 −0.76 0.447 

注：HCs = 健康对照组；IGDS = 网络游戏障碍量表；PGSI = 问题赌博严重性指数；PPU = 问题性色情使用；PPCS 
= 问题性色情消费量表；BAI = 贝克焦虑量表；BDI = 贝克抑郁量表；BlS-11 = 巴瑞特冲动性人格问卷。 

 
从表中结果可知，PPU 个体的问题性色情使用程度远超出健康对照组，同时有着更多的焦虑、抑郁

体验。在游戏障碍风险上，PPU 个体的风险更高。 
对负性和正性启动组启动前后的负性、正性情绪分数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 

 
Table 2. Pre- and post-test for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 priming groups (N = 20) 
表 2. 负性、正性情绪启动组启动前后检验(N = 20) 

  负性启动   正性启动   

 启动 M ± SE t p M ± SE t p 

负性维度 
前测 16.50 ± 6.35   18.55 ± 7.51   

后测 20.20 ± 6.64 −3.193 0.00 14.20 ± 3.80 3.836 0.00 

正性维度 
前测 28.85 ± 5.78   28.50 ± 5.96   

后测 28.20 ± 8.13   29.80 ± 6.96   

 
结果显示，负性情绪启动组在启动后负性情绪显著增加，正性情绪启动组在启动后负性情绪显著降

低，说明情绪启动的操作是有效的，在启动后对被试的访谈调查也发现，负性视频普遍增加了负性启动

组的负性情绪水平，同样地，正性视频也普遍降低了正性启动组的负性情绪水平，再次证明该情绪启动

操作是有效的。 
对情绪启动后负性正性情绪量表进一步分析发现，情绪启动后量表得分差异显著(F(1, 36) = 83.70, p < 

0.001, 2  pη  = 0.70)。情绪启动后量表得分 × 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 36) = 7.58, p=0.009, 2
pη  = 0.17)，两

组被试的负性维度得分均低于正性维度得分(p < 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负性维度得分上 PPU 组显著

高于 HCs 组(F(1, 36) = 9.74, p = 0.004, 2
pη  = 0.21)；情绪启动后量表得分 × 启动的交互作用显著(F(1, 36) = 

8.68, p = 0.006, 2
pη  = 0.19)，正负两种情绪启动后负性维度得分均低于正性维度的得分(p < 0.001)，进一

步分析发现在负性维度得分上负性启动显著高于正性启动(F(1, 36) = 15.22, p < 0.001, 2
pη  = 0.30)。结果表

明情绪启动得分在两组之间存在差异，负性启动后 PPU 组的负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 HCs 组，说明 PPU
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显著多于健康对照组。 

5.3.2. 行为数据结果 
采用 2 (刺激类型：标准刺激 vs 偏差刺激) × 2 (组别：高分组 vs 低分组) × 3 (情绪启动：负性 vs 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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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无启动)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刺激类型为被试内因素，组别、情绪启动为被试间因素。两组被试对不同

刺激类型的平均 RT 比较，结果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RT for different stimulus typ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inhibitory control (M ± SE) 
表 3. 抑制控制中两组被试对不同刺激类型的 RT 比较(M ± SE) 

   高分组 低分组 

 启动  (n = 30) (n = 30) 

标准刺激 

负 (n = 10) 474.11 ± 44.92 488.91 ± 57.23 

正 (n = 10) 486.52 ± 56.94 473.49 ± 44.96 

无 (n = 10) 502.64 ± 71.29 494.20 ± 66.81 

偏差刺激 

负 (n = 10) 561.53 ± 101.97 540.24 ± 81.32 

正 (n = 10) 587.81 ± 106.56 529.81 ± 48.15 

无 (n = 10) 584.59 ± 112.96 568.18 ± 101.66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1, 54) = 106.46, p < 0.001, 2

pη  = 0.66)，表明偏差

刺激下被试的反应慢于标准刺激。刺激类型 × 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4) = 4.12, p < 0.05, 2
pη  = 0.07)。

进一步分析发现 PPU 组偏差刺激的反应慢于标准刺激(F(1, 54) = 90.22, p < 0.001, 2
pη  = 0.59)；HCs 组偏差

刺激的反应慢于标准刺激(F(1, 54) = 60.54, p < 0.001, 2
pη  = 0.39)；具体的组间比较，在两种刺激类型下，

PPU 组的反应时均大于 HCs 组，PPU 组标准刺激条件下的反应慢于 HCs 组但差异不显著(F(1, 54) = 0.02, 
p > 0.05, 2

pη  = 0.00)；PPU 组偏差刺激条件下的反应慢于 HCs 组但差异不显著(F(1, 54) = 1.70, p > 0.05, 2
pη  

= 0.03)。 
对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偏差刺激的正确率(96.78%)显著低于标准刺激的正确率

(98.85%)，(F(1, 54) = 37.10, p < 0.001, 2
pη  = 0.41)，组别因素没有显著影响(F(1, 54) = 2.24, p > 0.05, 2

pη  = 
0.04)。刺激类型×情绪启动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4) = 4.86, p = 0.011, 2

pη  = 0.15)。进一步分析发现负性启

动下偏差刺激的正确率低于标准刺激的正确率(F(1, 54) = −0.035, p < 0.001, 2
pη  = 0.40)。此外，在偏差刺激

条件下，负性启动的正确率低于正性启动的正确率(F(1, 54) = −0.025, p < 0.05)。 

6. 讨论 

从研究的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PPU 组和 HCs 组的冲突抑制功能都受到了负性情绪的干扰，这一发

现与先前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吻合，即负性情绪会阻碍个体的行为抑制能力(Posner et al., 2002; 严瑞婷，

2019；Wang & Dai, 2020)。由此，我们可以推论，PPU 个体的冲突抑制能力在负性情绪刺激下受到干扰，

表现为冲突抑制能力减弱，在本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偏差刺激的反应时延长以及正确率的降低。因为本研

究主要考察不同情绪刺激对冲突抑制的影响，所以重点分析了两组被试在不同情绪启动下反应时和正确

率的差异。通过进一步的比较和检验，并未发现情绪启动对两组被试的反应时有显著影响，但仍然观察

到 PPU 组在偏差刺激条件下表现出较于 HCs 组更长的反应时间。而在正确率方面，我们发现负性启动下

的偏差刺激正确率显著低于标准刺激，另外，在偏差刺激条件下，负性启动组的正确率与正性启动组的

差异显著，负性启动组的正确率更低。这一结果表明，负性情绪刺激对个体冲突抑制功能的干扰作用大

于正性情绪刺激。可能是因为观看负性情绪视频消耗了被试较多的注意力资源，进而在执行任务时可用

的资源减少，影响了其冲突抑制能力。对情绪启动后的检验也证明 PPU 组在负性启动后有着更强烈的负

性情绪体验。尽管结果表明负性情绪的确干扰了抑制功能，但 PPU 个体并没有在负性情绪刺激下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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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存在显著的行为学差异。这一结果与 Mason 等(2008)的一项研究结果相似，在这项研究中，每个

被试都暴露于一组不愉快、愉快或中性的视觉刺激，在刺激之后呈现酒精或水的暗示，他们发现线索刺

激(酒精或水)对自我报告中的渴望部分有主要影响，但情绪图片刺激所引起的消极和积极情绪都没有增

强被试对线索刺激的反应。在本研究中也是如此，可能是因为用于启动被试情绪的视频与色情行为没有

特别的关联。虽然实验中的偏差刺激由色情图片组成，但是启动材料(视频)与研究主题(网络色情)之间存

在着不匹配，这样的不匹配可能造成了 PPU个体在对成瘾线索的抑制控制方面和健康对照组不存在差异。 
虽然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偏差刺激(色情图片)如预期的那样对抑制控制功能起到了干扰作用，情绪启

动也的确是有效的，但在组别上并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差异。本研究认为，如果负性情绪确实会诱发冲动，

它可能并不是通过对成瘾线索有着增强的敏感性来实现的，而可能是负性情绪刺激通过削弱抑制控制能

力带来的成瘾风险。正如 van den Bos 等人(2009)的研究，他们发现，在非酒精依赖的男性参与者中，通

过使用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SST)诱导被试的应激状态之后，皮质醇水平升高与赌博任务中更冲动的选

择行为显著相关。这表明应激可能通过影响冲动控制来影响决策行为。在本研究中通过负性启动诱导被

试的情绪状态之后，在偏差刺激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正性启动组，这表明，负性情绪对被试的冲动

可能造成影响，从而减弱其抑制控制能力，对成瘾线索的行为抑制弱化，并影响其成瘾行为。 
成瘾的双加工理论(Wiers et al., 2007)认为反复的成瘾行为会导致冲动性加工变强，反思性加工变弱，

成瘾行为一旦建立，冲动性加工的优势就越发稳固，导致两种加工过程彻底失衡，从而表现出对成瘾线

索的趋近偏向。在本研究中，可能是负性情绪启动所带来的强烈情绪体验对两组被试的冲动均造成影响，

其抑制控制的能力减弱，对于 PPU 个体而言，负性情绪使其冲动增强，反思削弱，所以表现出偏差刺激

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弱于标准刺激；而偏差刺激对于健康对照组来说，更具新异性和唤醒度，这类新异性

刺激“抓取”了较多的注意力资源，表现为执行任务时对偏差刺激的冲突抑制能力减弱。 
本研究是首次通过视频情绪启动结合双选择 Oddball 任务来探讨 PPU 个体对成瘾线索抑制控制的研

究。结果发现，相较于健康对照组被试，PPU 个体更容易受负性情绪的影响，且在任务中有着更差的抑

制控制的能力。这些结果启示我们，负性情绪对被试的冲动可能造成影响，从而减弱其抑制控制能力，

对成瘾线索的行为抑制弱化，并影响其成瘾行为。基于此，在今后对 PPU 个体进行干预时，可以考虑神

经调控的手段，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 lation, tDCS)是一种非侵袭性的神经调控

技术，可以调节脑区的活跃程度，常以 tDCS 刺激成瘾者的大脑前额叶背外侧区(DLFPC)，以调整成瘾者

的执行功能。研究表明 tDCS 刺激可以有效干预物质成瘾者的抑制控制水平(Boggio et al., 2008; Catarine et 
al., 2014; Meng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6)。考虑到 PPU 与物质成瘾神经机制的相似性，tDCS 应该同

样可以通过增强执行功能，以达到快速降低 PPU 个体渴求感的目的。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情绪启动与实验任务存在时间间隔，由于要检验情绪启动是否有

效，所以要求被试在观看影片前后填写量表，无法确定其体验内容及强度是否产生变动。此外，研究中

所采用的实验材料主要是面向异性恋男性的静态色情图片，然而现实生活中更常使用到的是动态的色情

视频。鉴于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纳视频素材，以期增强研究的生态效度。最后，在被试选取方面，

本研究的 PPU 个体以非临床异性恋男性被试为主，这样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仅仅适用于这一特定群体而

无法推广到其他群体，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适用性，未来研究需要更广泛地考虑和纳入不同的

群体。 

7. 结论 

PPU 个体在负性情绪启动下偏差刺激反应时和正确率表现均弱于正常对照组。此外，PPU 个体还表

现出较高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说明了情绪调节障碍在 PPU 行为中的重要性。总体而言，这些发现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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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U 个体在负性情绪下存在抑制控制减弱，可能反映了他们使用色情内容作为应对负性情绪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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